
四、参考资料

解放前夕新桂系在广西的反动措施片断回忆

莫树杰

解放前夕新桂系在广西的反动措施，在各个方面是很多的。我想将我亲身经历在广西方面的

几件事实先记述出来，以供参考。其他方面的资料，以后再陆续回忆写出。

一、白崇禧从 1946 年起对广西的军事部署，首先由省保安司令部调整起。他认为副司令张任

民是“老画眉鸟”，只能叫不能打，以不能兼职为理由，要张竞选立法委员，使黄旭初报请以忠实

于白的我来接替。我原任的柳州专区行政专员职务，改由特务头子林茂接充。于是我就调任广西

省府委员兼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并兼黔桂铁路护路司令。我接任后首先在湘桂、黔桂两条铁路

上的桥梁涵洞选择要点构筑桥头堡，控制交通。一方面与邻省协商联防。我曾到贵州省与谷正伦

协商联防“会剿”，及双方互相交换情报。谷并送我手榴弹 10000 发，当时用汽车运回广西，车到

南丹县灰罗附近失事，翻了一车，手榴弹爆炸数十发，死司机、助手各一，伤护车兵数人。

二、1947 年秋，省保安司令部将全省划区“清剿”人民游击队，并命令各区县举行“剿共”

宣誓大会，会场悬挂岳飞和关羽的像，并在像前烧香点烛，杀牛杀鸡供奉，并用鸡血冲酒，由各

行政专员或县长集合当地青壮年参加宣誓。誓词大致有“不隐藏共匪；不接济共匪；不为共匪带

路；如有违背此誓，与匪同罪”等语。宣誓后，每人饮血酒一杯，名为“同心酒”，还要具联保切

结。同时，点验民枪，发给枪照，命令各乡镇村街构筑据点防御工事。为了统一指挥，组织了一

个“剿匪”指挥所前往各县督剿。

三、1947 年春我在百色督剿时，接黄旭初来电报说：“国大已定期开会，你已被你县选为代表，

即回桂赴京出席。”我由百色回桂林沿途经过果德县时，见有南宁警察局护商队兵士（姓名忘了）

贩卖手枪，及勒索商民收费，被我查觉扣留解到南宁，经讯明不讳，执行枪决。我回到桂林即与

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姚槐同乘飞机去南京参加伪国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群魔斗法，丑态百出，

言之不尽。此次到京参与选举完全是省当局的布置，主要是为了投选李宗仁当副总统的一票。会

后自崇禧对我说：我们广西的部队已出省，武力不够维持治安，要我用省保安司令部名义，请国

防部发给一批枪炮回广西，增加装备几个保安团。报告去后，参谋总长陈诚置之不理。后来经白

将广西目前“共匪”猖獗，省内正规部队已调出省，若不增强省保安团队实力，广西前途不堪设

想为理由再向参谋总长说项，陈诚才批准由蚌埠第八绥靖区夏威所部呈缴国防部废武器数内提发。

当时我到蚌埠见了夏威以及各旧识老友，大家对我来领枪炮回广西加强实力，都很关心。库存武

器都是废坏不堪，有枪无机柄有炮无架。各郝队都极力支持，暗中将好的枪炮拨给我。计共得步

枪 300 多枝，各种炮 20 门，自来得手枪百多枝及卡宾枪 20 枝（卡宾枪系用白崇禧的名义向兵工

署领用的，暗中转发给我）。这批枪炮由蚌埠起运，中央运输机构处处留难，通过多方应酬，说尽

了好话才能运到广西。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白、陈之间的矛盾。

四、1949 年春白崇禧在汉口的时候，来电报要我转饬桂林市警察局长谢风年在桂林市秘密物

色精良印刷工人二人，去汉口伪造人民币，破坏解放区金融。后来两个印刷工人下落和生命如何，



我不知道了。

同年春，白崇禧授意黄旭初要我和广西省参议会议长蒋继伊赴汉口面晤。我同蒋到汉口见了

白崇禧。他要蒋继伊以广西省参议会名义发出通电，主张对中共和谈，以为缓兵之计，当时人们

以为白崇禧真有和平解放之意。白要我到汉口见面的原因是我与保安副司令姚槐不和睦。当时我

到他的卧室见他，他对我说：“剑青（我的号），你回桂林还要多多教导姚槐，大家和气共事。你

们今后的任务重，主将不和是兵家最忌的。”并勉励我耐心领导后起。他又说：“现我们已截留中

央由重庆运来的武器，将来我们好好的训练几个兵团。”当时并交给我看两件电报，一是傅作义的，

大意说已开始向和平解放方面行动；一是阎锡山的，则要白崇禧慎重其事，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并要我把这两件电报转告黄旭初知道。白又说：“我们不是蒋的嫡系，不是黄埔生，是不能存在的，

必须自力更生才行。”当时有客来见他，我就退出来了。我回到桂林后，有一天白崇禧由汉口来电

话，问我省内关于“二五减租”、“限田制”和“保农会”等的措施情况，并要我催促省府注意贯

彻执行。同时要我劝告他的大哥白佐廷，要照省府规定，除了留出家中的田地之外，多余的照规

定卖给农民。白佐廷却说：“家中人口多，现有的田地还嫌少，那里还能让出卖给别人？”白崇禧

尽管妄想以“二五减租”、“限田制”、“保农会”等等来欺骗缓和农民对他的斗争，但是实行到他

哥哥白佐廷的头上，就行不通了。

五、1949 年夏秋之间，有一个晚上，省府及保安司令部各高级人员为了庆祝黄旭初“金婚之

喜”，在黄的公馆大开宴会，财政厅韦贽唐趁未开席前，向各方负责人交换了关于“大开烟赌抽税

问题”的意见。他说：“关于烟赌抽税问题，已征得德（李宗仁）、健（白崇禧）、鹤（李品仙）各

公同意了。因目前扩军开支，唯一的经费来源只有烟赌抽税，如无意见，我们拟定办法，即时办

理。”当时大家无意见。会后发表韦云淞为广西禁烟督办。韦接事后，任用他们的私人，在各处设

卡收税，并命令各县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限额收税，不管农民有无收获都要派兵去追收，层层敲

剥，农民不堪其苦。关于开赌收税方面，由吕竞存、唐纪、孙国铨、姚槐、李品芗（李品仙胞弟）

等负责办理。他们把各县的赌饷定额转包出去，大部分的赌饷，都入了他们的私囊。财政厅将各

市县烟赌税划拨为各军政区军饷，不管收得多少，责成军政区包干。当时情况已十分紧张，农民

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运动，如火如荼，那里还能以烟赌税来维持庞大的军政费呢？

六、1949 年秋白崇禧败走长沙时，曾经回到桂林，有一次在省府礼堂举行的“总理纪念周”

会上，他分析了目前国内情况并强调组织“保农会”、实行“二五减租”、“限田制”的意义。散会

后，白到黄旭初办公室休息，余人都到省府秘书长黄中廑办公室，我也同进室内去。黄拿着一本

“和谈建议书”要各人签名，姚槐对我说：“不是我们的事，走吧！”黄中廑接口说：“不要你们军

佬参加。”于是各人就回去了。当晚由黄旭初召集军政高级官员到李宗仁公馆去开会，首先由李宗

仁随从秘书黄雪邨发言，他诬蔑解放区实行清算和土改，扫地出门，真厉害可怕。接着李宗仁说

话，承认国民党的崩溃，共产党如洪水一般的向南汹涌，但今后国际防共战线如混凝土一样的坚

固。至于共产党的和谈条件，太过厉害，恐怕接受不了，值得大家考虑。白崇禧接着警告各人不

准再讲“和谈”，并说：“现有‘美援’支持我们，还怕什么！”黄旭初总不说话。开会的时间由下

午七时多直到夜深两点钟。临散会时，黄旭初才说：“今后不许任何人再提‘和谈’。”

七、1949 年 5 月 1 日，桂林绥靖公署成立，李品仙为主任，黄旭初、莫树杰为副主任，孙国



铨为参谋长。这个机构的组织，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巩固新桂系的老巢，竭力镇压人民游击队的活

动；一方面则是与广州绥靖公署对立，因为广州绥靖公署成立后要划广西归广州靖绥公署指挥，

还想指挥贵州省（因谷正伦不同意作罢论）。当公署成立举行就职典礼时，李宗仁还亲自到场监誓

并训了话，大意说，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将省保安司令部归并绥靖公署，大家应该团结御侮、

巩固地方治安等。归并后，绥署的重要干部，都是由李品仙在安徽带回来的亲信人员分别充任，

省保安司令部的编余人员，则委以谘议、参议等闲职。关于人事问题李品仙与黄旭初发生了矛盾，

在就职典礼会上，李品仙讲话时，责备黄旭初执政十多年，对治安弄不好。黄旭初说话时，申述

理由抗拒李的责备，并强调要孙国铨注意保安司令部人事问题。这里说明新桂系内部的矛盾已经

达到白热化了。

同年 7 月初，李品仙为了加强镇压各地人民游击队，将广西分区来进行“清巢”，组织所谓军

政督导团六个团。团长以曾其新、周祖晃、莫树杰、甘丽初、林中奇、罗福康六人充任。督导团

的人员以省府财、粮、民政各厅局及绥靖公署的参谋处人员中调用组成。督导团的任务是到各专

区或县市指导办理绥靖、保安和民政、财政等工作。当时分配我督导指挥宜山及柳州两个行政专

区和柳州驻军之第五十六军马拔萃的各师、团。我到柳州要专员和驻军同时开始“绥靖”，并限于

三个月内完成任务。我至宜山后即指挥宜山、河池、忻城、都安各县自卫队及省保安第四团之一

部和独立保安团一部，“围剿”在宜山、河池、忻城，都安交界处覃宝龙领导的人民游击队。是役

计伤亡人民游击队 20 多人，内有指导员一人（姓名忘记了），并俘获工作队员 2 人（女性）。专区

的政工队在宜山开了一个庆祝胜利大会，还要被俘政工队员在会上讲话（以后队伍到南丹，我靠

拢人民改编时，在河池县金城江她们已回家去了）。

关于情报组织，原来是由省保安司令部第二科长梁耀新及参谋莫家瑞主办，以各行政专区为

情报收集所，县自卫总队部为情报组，乡村为情报员，构成情报网。桂林绥靖公署成立后，省保

安司令部第二科归并绥靖公署情报处，由李品仙带来的汤济充处长。当时如何计划布置，我已到

宜山指挥去了，内容不清楚。

八、1949 年秋我在宜山时，接李品仙由桂林长途电话，要我将保安团原有的俄式轻机枪两挺

拍成照片，密交李转送白崇禧。当时我问他要来做什么用？他说，是要来仿造（因当时汉阳兵工

厂已移到柳州），我以为是真的。以后，我到桂林问及孙国铨，才知道是白崇禧要来伪造事实，向

美帝控制下的联合国控诉苏联友邦，作为苏联以武器帮助中共解放中国的证据，其阴谋可耻如此。

九、1949 年 10 月 16 日白崇禧败走到桂林后，召集省内在职和退职的高级军政人员到桂林开

会，内容是要布置实施他的所谓“总体战”，将广西划为六个军政区（会后听说增划一个桂粤边区，

司令官为翁照垣，翁未到职因而未成立）。这六个军政区是：1、桂北军政区（桂林）司令官周祖

晃（兼新编组第十三军长）、副司令官霍冠南；2、桂东军政区（八步）司令官甘丽初（兼新编组

第十军长）、副司令官甘竞生；3、桂西军政区（南丹）司令官莫树杰（兼新编组第十五军长）、副

司令官黄翰庭；4、桂南军政区（玉林）司令官罗活（兼新编组第十一军长）、副司令官冯璜；5、

桂中军政区（柳州）司令官王景宋（兼新编组第十四军长）、副司令官秦镇；6、桂黔军政区（百

色）司令官张光玮（兼新编组第六军长）、副司令官万式炯胡栋成。每个军政区下面都辖若干个行

政专员区，专员兼师长。十三个行政区的专员兼师长是：虞世熙、罗绍徽、蒋晃、蒋雄、陈与参、



阳丽天、莫蛟、伍宗骏、陈汉流、赖慧鹏、周益雄、冯璜、肖抱愚。各县县长兼团长，受军政司

令官的统率指挥。军政司令部编制是：参谋长一、秘书长一、下设参谋处、总务处、政务处、经

济处、政工处。司令部配属一个警卫营。各师则以专员公署原有的保安团或营作基干，再把县保

安队及乡常备队编组进去。但当时时间急迫，有的才开始，有的还未着手，只是一个空头的番号

罢了，另一方面，白崇禧为了实行他所谓“总体战”，下令全省各市、县，乡、镇（当时广西划分

24000 个行政村，25 万个甲）实行“一甲一兵一枪”办法，来作垂死的挣扎。

各军政区司令官职权和任务是：指挥正规军在本辖区作战，正规军撤出本区之后，一方面监

督各县实行坚壁清野，一方面展开游击战争，等待“美援”的到来。此外，桂林绥靖公署直辖有

几个支队也分配各军政区指挥。还有一个“中国反共救国军粤桂边区纵队”，这个纵队是由国民党

国防部华中视察组改组而成的，下设两个旅四个团及一个警卫营，枪枝比较多。他们以地方匪特，

恶霸为主力，以交通警察队（原属戴笠的特务部队）为基本，并大量收容土匪，如第一旅长林秀

山，第二旅长针华英，第三旅长蒙志仁等都是著名的恶霸惯匪。桂、柳解放后，他们的司令部设

在象县东南边上的大瑶山区，企图以象县为中心，大瑶山为根据地。林秀山兼桂林绥靖公署第二

支队司令，有 800 多人，分布在雒容，中渡一带。钟华英，也有 800 多人，连同警卫营莫荣献的

800 人，以及交通警和独立一、二、三、四团（团长高义、王老七、骆国坤、谭宗瑚等）的 400 多

人，共计 2000 多人，分布在象县四邻及黔江沿岸活动。蒙志仁兼柳江、来宾、象县三县“剿匪”

总指挥官，与来宾匪首罗志耿、刘国成、江有亮等共有武装约 1000 人，分布在来宾，象县、武宣、

柳江等县各边界活动。桂林绥靖公署第三支队司令刘栋平及第四支队司令覃毅夫与柳江、来宾、

象县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叶生茂等共约 2000 人，也分布在柳江县及其四邻活动．在那时候，自崇

禧又标榜整理国民党党务，将这次参加会议的高级人员，除个别有病不能工作者外，分批召集到

白的公馆去会议。我记得同我一批去的有王赞斌、罗活、陈恩元、张光玮、周祖晃等。首先由白

说话，大意说，现在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弄得太腐化了。陈果夫、陈立夫藉党营私，人们都说“蒋

家天下陈家党”。我认为要斗胜共产党，必须从整理党务开始。于是发给登记表，要我们填表参加

整理国民党党务。填表后向白宣誓：“余以至诚效忠职守，如违背党纪，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大

意)，在誓词上还刺血盖手指印。宣誓毕散会，我回到司令部就照着白崇禧的指示，也召集了上校

级以上和营长以上的干部仿照上述方式进行了宣誓登记。

白崇禧又按照全省行政专区的数目组织所谓“总体战督导团”每专区一个团，团设团长，副

团长各一人，团员人数不等，在督导团下每县派一个督导组。团长是：田良骥、高鸿彝、林中奇、

李画新、刘清凡、梁津、肖兆鹏，龙炎武、王赞斌、安舜、刘莘野、张堃、段禄春等。督导团的

职权是：如果县长执行总体战不力，团长有权先撤后报；同时加紧登记整党工作，并吸收新党员。

此外，白还打着“财政公开”的幌子，组织了一个经理委员会，委派他的亲信唐纪当主任，除了

在武汉搜刮各纱厂的棉纱和金条运回广西外，所有属于桂系军队的饷项，都由这个委员会统一领

发，对上按照军队编制报领军饷，对下就要严格的点名发给，层层克扣，官兵敢怒而不敢言。何

兵团退回广西后，军官佐盗卖枪弹，士兵挟械潜逃，全无斗志，纪律废驰。高级干部有钱的早已

安排送家属到香港，准备做白华。无钱的向白崇禧请求安家费，我同周祖晃也曾经请罗活转向白

请求，但都无下文。我们心里非常愤恨。



十、正规军部署方面，跟随白崇禧退集到广西境内的共有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黄杰兵团、

鲁道源兵团和刘嘉树兵团。在退入广西前，新桂系的张淦、徐启明两个兵团在衡阳附近的战斗中

已被消灭了大半。如素称有战斗力的第七军，在衡阳一战亦已消灭大半，军长李本一脱离部队，

逃出到全州乡下，因怕白枪毙，不敢见白，后经张淦等求情，才到桂林去见白。白要他带罪图功，

部队将保安团残兵凑集从新补充，人数是不足的，战斗力当然不及以前。有一天我请示白，今后

整个指导作战方针如何？白的答复是：“敌人避免正面攻坚，以一部或主力由桂北沿融江南下，截

断我桂柳联络线，企图歼灭我们主力，这个公算比较大；我们决心在东泉长安间地区，首先给他

一个打击。尔后占领沿红河西岸诱敌深入，在桂南地区把它歼灭；并靠紧法属安南，固守海岸线，

等到‘美援’到来，就有办法了。邕龙路是我们后方主要联络线，我已派畏三（姚槐的号）任龙

州对汛督办正办理交涉，前次已同安南靖国军总司令武鸿卿派来的代表协商过了。”当时派去侦察

长安、东泉间地形的参谋尚未回来，而解放军已进入广西境内。白不得不放弃他的作战计划逃走

柳州，将鲁道源兵团摆在柳州，结果先被歼灭。张淦、徐启明两个兵团则企图沿海岸线及桂西南

方面负隅顽抗，后来也被包围缴械了。

我在宜山因烟赌税无收入，曾由电话上请白发给经费，当时柳州情况已紧张，柳宜公路已经

不通，白已乘飞机逃走海南岛。我派人去领经费，领到后即随同长官部逃南宁，到小董就被解放

了。

十一、桂西军政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当时开始陆续进入南丹以北山区作为根据地，并试行演

习游击战“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结果零是化了，而整不起来。士兵挟械潜逃日多，各县农民反

对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纷起；在此情况，只有等待解放。

十二、1949 年 11 月间，第十七兵团刘嘉树由湘、黔边境窜入南丹。我接到白崇禧由海南岛发

来要我转交刘嘉树的电报，指示刘在南丹、河池间占领阵地，掩护柳州主力向迁江撤退。但该兵

团置之不理，分两路向东兰方面前进。已接白崇禧第二次发来电报，要刘由东兰至河池间，在红

河西岸阻击解放军，该兵团王一华军沿河田公路向东兰前进，到河池属长老地区就被解放军歼灭

了。第一百军由南丹吾隘向东兰、凤山逃窜，沿途被人民游击队袭击，加以该兵团纪律很坏，更

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恨。

十三、白崇禧在柳州逃走时给我一个严厉的命令，并派工兵第八团第二营附带炸药三、四吨

归我指挥，破坏由宜山以西至黔境独山县段的铁路、公路、桥梁、涵洞、车站和车辆。我因当时

有靠拢人民的动机，又想这条路是经过我家乡唯一铁路，而过去用了不少人力财力方能建筑完成，

同时认为广西终归要解放，因此，我对白这个命令置诸不理。到了 1949 年 12 月间，局势一天一

天的紧张，经费粮食接济困难，就电请白即刻设法汇款来接济。白在海南岛复电，要我即使剩下

一兵一枪，都要坚持“反共”到底，经费准于一月中旬在南丹以北之罗藤乡上空空投两万元大洋

（内有两千元是金条作价）。当时我在话报两用机听见白问三兵团情况：“‘罗盘’怎样？”答：“‘罗

盘’没有了。”（所谓‘罗盘’，因张淦素好堪舆学，所用的罗盘很大，因此得名。）白在报话中要

各部向姚槐靠拢（即向龙州越南边境），当时从白的话音中可听出其手忙脚乱的情况。同时白由海

南岛来电报，大意说：敌人已进犯广西，将在大陆的武装部队不能支持下去，要我即时率所部沿

刘嘉树兵团路线向越南撤退，凡是年轻的专员、县长、绅士，愿意跟随者要我率领，到越南来工



作。张湘泽（第三十六军军长）现已在越南交涉一切，接济不成问题，官兵进入越南国界时要把

‘青天白日’帽花取掉。”

在以上片断的回忆中，有的时间、人名，记不起了。我认为尽管李、白如何的布置，他的反

人民本质决定了他的灭亡；加以解放军的强大和进军的神速，人民群众的拥护，以致李、白的一

切布置都次第地被打得粉碎。

大瑶山群匪败灭前后

罗绍章

我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反情报参谋，于 1949 年 10 月底广州解放前夕，接受国防部二厅厅长

侯腾之命，以特务身份派回广西潜伏，伺机于广西解放之后煽动武装暴乱，妄图搞反革命复辟。

我回到广西之后，鉴于大瑶山地区东抵桂平、平南、藤县、梧州以浔江为界，南临柳江之滨，

介于象县、武宣、柳州、鹿寨之间，其北与荔浦、蒙山、昭平为邻。山上地势险峻，山内居住着

约二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纵横约五百余华里，大有回旋余地。我便以为大瑶山是最理想的反革命

武装暴乱基地。因此于 1950 年 1月间。便间道进入桂平县木山乡所属的十八大山找到了瑶王李荣

保，作为反动活动的落脚点。

当年反动当局广西李、白、黄（指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采取“以夷制夷”的伎俩统治

大瑶山。早在抗日战争前，就派了梧州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黄云焕混入大瑶山，娶了瑶王李荣保的

女儿为为妻，成为瑶王的东床快婿。后来反动派先后委派李荣保为瑶山区长及木山乡乡长，发给

他几十条枪，作为镇压瑶族人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前夕还委黄云焕做了代表瑶山少数民族的立法

委员。就这样，反动派与瑶族统治者便建立了特殊的政治的关系。我就是利用了这些关系，很快

就取得了瑶王李荣保对我的信任，派我充木山乡副乡长（作为我做特务掩护的公开身份，那时我

化名叫做罗四维），给我以全权指挥他所辖管区的军政权力，甚至他仅有的看家本钱人枪几十，也

直接交我掌握了。

我在瑶王李荣保那里站稳脚之后，便四出活动。先是在桂平紫荆山一个茅草棚里，找到解放

后逃难出来的武宣县长黄巨英，唆使他纠集残部，组织匪五十五军于武宣东乡，黄自任匪军长。

又到桂平碧滩罗六洞，策动前一七六师副师长李丞承，纠集残部组织匪三十六军于象县东南乡滴

水村的山口，李自任匪军长。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发生，我更乘机鼓动暴乱，于是商诸瑶王李荣保，我说：“朝鲜战事发

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我们正好乘此机会在瑶山打出去。但是单靠自己几十条枪力

量有限，必须串联更多的人才可成事。听说杨创奇已奉命由港潜回到藤县大黎乡，正在组织四十

八军自兼‘广西反共救国军副司令’（留空总司令拟由罗活回来做），并带回与港、台方面连络的

电台密电码等通讯工具（前时在瑶王李荣保家里虽得了一台原柳州交警总队丢弃的电台，但仅能

收音不能发报）。又听说大黎乡住有原柳州交警总队残部正由余铸组织匪新一军。此外林秀山、韩

蒙轩在金秀，甘竞生在平南都分别组织暴动，发展反动事业正是其时。”于是瑶王李荣保同意我以

他私人代表的名义，分别赴平南、藤县各地匪区串联。

我于 1950 年 10 月底到平南鹏化山联络张毅勇和张智勇、张国材（均是原广西军阀平南恶霸



张春如的子侄）。利用当年在柳州被打散的交警总队残部人枪数十组成鹏化反共游击师，由张智勇

自任师长。复策动匪张国材进出大瑶山滴水村组成匪象县政府，由张国材自任县长。各匪部成立

后，曾先后四出抢掠，焚烧房屋，奸淫妇女，勒收行水，无恶不作。桂平碧滩、南渌、大宣、武

宣东乡、平南思旺等靠近瑶山各乡村更受其害。

同年 12 月下旬，我窜到藤县大黎乡与原柳州交警总队特务余铸（原名余和日）面商组织反共

新一军，余自任军长．同日又与匪四十八军军长杨创奇会面，加强反共事宜。其后本拟继续到金

秀与匪首韩蒙轩、林秀山等联系，旋因得知解放军将大举进山剿匪，我乃止金秀之行，随即折反

大瑶山罗香及罗运乡筹划反共事宜。我联络罗香乡平南县参议员赵英甫、国大代表赵乾兴及军官

赵杰豪等饮鸡血酒，结反动同盟，誓死反共到底。唆使匪赵英甫组成匪 48 军独立园子罗香乡，随

即加紧修筑工事，封锁山道隘口，增设卡哨，并威胁瑶民上山，抢劫粮食入洞，实行坚壁清野。

1951 年 1 月 8日，围剿大瑶山的解放军总攻击开始，进剿部队各路奔袭。一路入藤县大黎乡，

以余铸为首的新一军匪部及以杨创奇为首的四十八军匪部，均不堪一击，纷纷作鸟兽散，余铸本

人当场被俘，杨创奇率残部人枪百余窜抵瑶山罗运乡的白牛村与我会合。当夜，在白牛村里我与

杨匪同榻共谈，已感末日之将到。杨匪感慨万千说：“我逃到香港本已庆得余生，何奈错估形势，

误听反动派谎言，又兼自己利欲熏心，冒险回到大瑶山来，真是不自量力，做了这样的大蠢事，

眼见大势已去，无可收拾，不知如何办好？”我还顽固地对他说：“明天再将部队推出罗香乡掠夺

粮食，以观其变。”次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杨匪只有将残部带出到罗香山边，一切已无能为

力，唯有听天由命。接着，各路剿匪大军继续向瑶山挺进。同年 2 月 2 日罗香外围据点马练已被

解放军进驻，杨创奇被迫率残匪回窜罗运乡。我们在罗运歇了一宿，2 月 3日复窜罗丹村，与金秀

窜来到罗丹的林秀山所率残部会合。得悉匪首甘竞生、韩蒙轩不知去向，瑶王李荣保只身潜躲回

老家横冲，原十八大山已为解放军进驻。林、杨两股残匪至此合共仅剩人枪 800 余，武器弹药不

全。当天下午我与杨、林两匪共同商议决定：必须迅速突围窜出瑶山，先把残部拉到柳州、鹿寨

一带，在林秀山老巢活动一个时期，相机进出三江一带，沿黔桂边境进入大山跟共产党打游击。

会后，当日黄昏全部残匪离开罗丹，过滴水村边缘窜抵圣堂山麓。次日(2月 3 日)拂晓，众匪在圣

堂山麓抢掠瑶民粮食衣物鸡鸭腊肉，埋锅造饭，饭后，续向圣堂山顶攀登。入夜，露宿山顶，风

大春寒，夜不能寐，各人烧火取暖过夜。2 月 4日天亮后，我随杨创奇率一部残匪取道象县东南乡

方向下山，在山脚一户瑶民草屋煮饭，饭尚未熟，突由对面山上来了约一个排解放军，对准茅屋

扫了一阵轻机，土匪有死有伤，其余纷纷龟缩回圣堂山去，我与杨创奇先退走一步，幸免于难。

当天下午，我与杨创奇偕卫士数名，退回到圣堂山顶，遇见匪首林秀山与卫士一人奔来，状甚狼

狈。我们邀林匪就地坐谈，我们问林秀山今后去向？林说他所率部队在北面窜出山脚时，被解放

军迎头痛击，已经散乱不可收拾，他拟窜出平南方向，相机再逃出香港。谈话时间不长，随即分

手。林朝来时方向的山脚下去。我与杨创奇因探知大樟虽设有一个解放军剿匪指挥部，但兵力比

较少，可以由此处突出去。遂率残部改经大樟附近笔架山方向窜出大瑶山。当夜九时，我们率残

匪偷越瓮口、王口等几座山口，向外突围。因夜间人多杂乱，难免有声音响动，故经山口时，当

地民兵曾喝口令，我们当作没有听见，置之不理，反而加快速度狂窜，这时随队的昭平县长朱试

武，因入赘瑶家，自恃人熟地熟，不想跟走，自动留下不走，我们则继续向平地奔逃。



深夜三四时许，风大天冷，我们已窜下平地，我紧随杨创奇左右，率领残匪继续向象县寺村

方向流窜，将到大樟大乐一条河边，在公路上遇到解放军设在土垒上的一个哨卡，喝问口令并鸣

枪警告，此时我们已成惊弓之鸟，草木皆兵，那里知道解放军多少呢？于是众匪惊恐乱奔，黑夜

里自相践踏，我们又无法大声喝令镇静下来。就在这混乱的时刻，我便与杨创奇冲散。接着我继

续掌握残匪百余人，趁天未亮之前，越过大樟河，进抵寺村外围马利山顶。天亮后，在山顶少数

烧炭人家里索取了一些米煮粥食后，我见大势已去，继与人民为敌至死无益，在窜出大瑶山前夕，

又看见解放军宽大自新土匪的布告，我便借口肚痛，不能随队行走，离开匪队。自己带着随身手

枪及反动资料证件等物，亲到象县寺村圩解放军长城部队司令部自新。

事后得知自我离开匪部后，杨创奇部残匪由匪四十八军独立团团长冯某等率领，流窜到寺村

外围的十四冲一带全部被解放军消灭。杨创奇与我冲散后的次日被解放军搜剿部队俘虏。林秀山、

甘竞生后落网，韩蒙轩、黄巨英被击毙，李荣保退逃横冲后被迫投降。至此，大瑶山群匪次第被

剿灭。美好的大瑶山又回到人民怀抱。

回顾我自己长期与人民为敌，犯了严重的罪恶，由于最后瞬间的悔悟走向自新，就得到党和

政府宽大，给以劳动改造的出路，把我从罪恶的深渊挽救过来，使我成为新人，这真是古今中外

历史上没有过的。抚今思昔，无限感慨。今后惟有为社会主义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台湾

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竭尽余生力量，聊报共产党和人民的恩情于万一。

予社会福利院


